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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三月末，春风又绿江南岸。皖南小邑东至县
笼罩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春雨唤醒了旷野蛰伏
已久的生命气息。穿山路的两旁，芳草萋萋，菜花
茬茬，黄绿夹杂，泥土散发着菜花香。远处山丘绵
延如卧龙，云叠雾绕，山影若隐若现。

这是东至一年中景致最美的时节。可在一个
半世纪前，东至人周馥无暇也无心驻足观赏。为
了躲避兵燹灾厄，他仿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四
处藏身。“周馥早年立志科考，但时势纷乱却让他
入淮军幕府，踏上投笔从戎之路。他先后参与筹
备北洋水师，负责直隶治水，担任山东巡抚等地
方要员，干出了一番令人称道的政绩。”东至周氏
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周胜良说。

尤为可贵的是，周馥在可圈可点的政绩外，
更以己言己行，营塑出周氏清廉如水的家风。周
馥本人“未尝一日废书”，并对后世子孙谆谆告诫

“读书胜于为官”。此后周氏家族于工商界、学术
界人才辈出，源远流长。

科举梦灭，
苦难讹误中诞生“周馥”

乱世中孤独徘徊的年轻人，在逆向汲取苦难
的丰富营养后，立下了救民的宏愿。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16岁的童生周宗培
来到建德（今东至县）县衙，应考这一年的秀才
试。如果得中，他将跻身乡村知识分子群体，并有
资格参加以后的乡试、会试乃至殿试。压在他肩
上的，除了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耕读家族的希
望。“周氏家族世业农商，笃好诗书，但一直没有
出现过显宦，所以对获取功名非常渴望。”周胜良
说。

周宗培轻松考完了第一场。他似乎成竹在
胸：自己付出了诸多汗水，能写一手笔力刚劲的
锦绣文章，有足够骄傲的本钱。自幼年伊始，祖父
和父亲就要求他苦读诗书，并临摹历代名家碑
帖。到了十五岁时，他已是名满乡间的少年才俊。
乡间的书信请帖，大家都乐于请他代笔。为了寻
名师，他更是徒步穿行七十里山路。老师见到他
时，惊讶之余，更敬佩他心志的坚毅，认定此子必
有所成。

可时代的偶变，往往刹那间就颠覆了个人命
运。第一场考试结束后，省会安庆沦陷的消息突
然传来。东至距离安庆不远，兵微将寡防御力量
薄弱，当地官场瞬间沸腾进而崩散。一时间，无论
是百姓还是官员，都携家带口踏上了逃亡路。县
衙官员一逃而空，哪还有人来主持秀才试，周宗
培也仓皇归家逃难，科考梦顿时化为了泡影。

东至多山，利于乱时藏身。周宗培和家人躲
在隐蔽的洞穴里，一度饥寒交迫生活困苦。等到
局面稍微安定后，周宗培来到异乡，在学馆训蒙，

靠微薄的束脩来维持家用。
离开故乡的日子，周宗培内心煎熬，难舍乡

愁。他“忧虑流亡而不能归”，便改名为“复”，还以
家乡“屋舍后之玉峰山”，为自己取字“玉山”，又
以“门前之兰溪水”，再取别字“兰溪”，寄托自己
心念故乡期望归来之意。后来，李鸿章草拟褒奖
名单上奏朝廷，误将“复”写为“馥”。等到朝廷褒
奖诏书下发，“周馥”之名也就没有再更改。晚清
名臣周馥，就这样在苦难和讹误中诞生了。

流落异乡、蛰伏乡野七载后，周馥经朋友推
荐，到了湘军大营效力。他文笔颇佳，又当过塾
师，很快成为帮办文案，并在军营开设私塾，教授
军官子弟。不久，他请假奉父命探望祖父母，却错
过了部队的调离之期。周馥只能在东至贩茶，维
持日常生计。

第二年春，江风拂面，万物复苏，省会安庆却
难觅什么暖色。经过长期的鏖战，往昔繁华、航运
兴隆的江城早已千疮百孔，瓦砾遍布。周馥临江
而望，眼见兵祸败落之状，心中怆然，感慨唏嘘。

此时，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在附近组建淮军
团练，搜罗四方有见识的人才，组建自己的幕僚
团队。周馥应朋友请求，代他写了一封自荐求职
信。李鸿章看到书信文字简要，笔法刚劲有力，派
人访求写信之人。周馥顺势受聘入淮军办理文
案。

周馥做事勤恳，思虑周全，执行力强，加上能
写得一手好字，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倚
重。此后，周馥跟随李鸿章转战苏州、常州，替他
保管巡抚大印，几乎寸步不离，凡事无一贻误。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
督。他保奏周馥以知县补用。接着，曾国藩、李鸿
章共同举荐以知府优先补用周馥。得到当世两大
名臣器重，周馥即将于晚清官场大放光彩了。

筹水师办学堂，
成地方洋务楷模标杆

同治九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当时直隶总督驻节的天津，是北方一处通商
大埠。这里华洋杂处，政繁事殷，社会矛盾复杂而
微妙。李鸿章想在天津兴办洋务，以作为洋务运
动的试验田，却因“能员干吏”匮乏而苦恼。他曾
致函曾国藩诉苦道：“本欲兴利除弊，建设机器
局，可洋务幕吏匮乏能员，我甚至连函牍奏咨都
须亲手写制，哪有空闲忙于他事，殊为窘困劳
苦。”

李鸿章急需能员分忧，落实他的思想和计
划。愁苦之际，他想起了“才识宏远，沉毅有为，能
胜艰巨”的老部下周馥。他立即函招周馥到天津
筹划洋务事宜。此后，凡政务、军务、洋务、外交等
新政事务，李鸿章都全然放心地交给周馥办理。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鸿章命周馥承办
海防支应局，为未来的北洋水师建设筹措经费。

经过李鸿章的争取，清廷要求财力富余的省份，
每年合计拿出三百万两白银，支援水师需要。可
在中央权威衰落、地方逐渐自治的晚清，各省都
有自己的如意小算盘，都千方百计少交或不交，
拖欠自然成了常态。海防支应局每年所收款项，
只有数十万银两，远不能满足购置军舰及武器需
要。周馥心忧水师筹建胎死腹中，一再“苦心经
画”。他一面奔波数省，向督抚大员陈说海防之重
要，恳请他们落实经费；一面在直隶开源筹款，保
障北洋驻军饷需供应。

洋务运动的重点，是为清军提供先进的枪炮
弹药，以和西方军队抗衡。而这一切，都依赖军事
工业来实现。李鸿章到天津后，想效仿自己在上
海建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天津办军事工
业，实现北洋军需能够自给。他令周馥扩建天津
机器制造局，增加枪炮、弹药、地雷、水雷等武器
的生产。经过周馥改革，天津机器局数年间“整枪
整炮军器生产一新”，成为北洋取给之源。

光绪十一年，周馥创办中国第一所陆军学
堂——— 天津武备学堂，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他
购地建堂，“延聘外国武将为师、选派各营弁卒来
堂肆业，手订一切考课奖赏章程”。近代史上的王
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将领，都是
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周馥接着又创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即将成立
的水师培养人才。他又会办电报官局，管理电报
线路，附设北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技术人才。他
还架设北洋至山海关的电报线路，方便两地联络
交流。

天津开埠通商后，外文通晓者的作用日益重
要。周馥奏疏，请求建立博文书院，延聘外籍教师
授课，招收学员学习外文。为了促成书院早日建
成，周馥拿出三千两白银为学院膏火之费。后来
在博文书院的基础上，清廷设立北洋大学堂，即
天津大学的前身。

光绪十三年，周馥前往旅顺、大连湾、威海卫
考察军港。第二年，他会同水师提督丁汝昌参照
各国海军规章，议订海军章程，为北洋水师建立
规划了方向。

在周馥的打理下，直隶洋务有声有色，一跃
成为地方洋务楷模和标杆。《清史稿》评价道：“鸿
章之督畿辅……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
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
时，馥赞画为多。”

周馥借着办理洋务，积累了大量的施政经
验，为日后出任山东巡抚、主政一方奠定了基础。

减税赋兴农业，
奠定山东实业之基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赋闲京师。周馥也以“咳病加剧”自请开缺。
他乘船南归，暂寓扬州，“布衣野服，日与里老话
桑麻，不复谈国事”。

直到三年后，李鸿章再度复出，召周馥赴山
东襄勘黄河工程。到了光绪二十八年，周馥升山
东巡抚。

当时的山东，历经各次动荡，已是民生凋敝，
疲惫至极。周馥抵山东后，立即到烟台、威海、胶
州湾考察民生实况。他亲见租界内外，德人与华
人生活经商之差别：华商小本营生，买卖都不畅
旺；德商有政府支持，占尽各种优势。周馥深受震
撼，顿觉“在我视为租界，在彼已视若属地”，认为
若不自图富强，外国势力将进一步延伸至内地。
为此，周馥在山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近代化改
革。

晚清推行新政，号召改革自强，但中央财政
经过历次战争，早已亏空难支。新政所需资金，一
般要靠地方自筹，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取之于民。
所以新政虽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却也加重
了百姓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周馥有感黄河屡
屡决口，山东受创深重，财疏力薄，府库俱空。若
要发展经济，在做“加法”倡导实业之前，更要提
前做“减法”减轻赋税，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光绪二十九年，直隶上交中央财政烟酒税八
十万两，清廷欣喜非常，以为各省可将烟酒税作
为增收之源。清廷令各省仿效直隶，立即开征烟
酒税，并分派各省征收的数目额度。山东分派到

的指标是每年三十万两白银。但摊派烟酒税任务
后，山东“酒商闻风畏避，纷纷求免，并有因而歇
业者”。一时间，许多商户停业，烟酒生意冷清异
常，百姓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周馥先派地方官耐
心劝导，声明此次征税于商户成本无损。但酒商
坚持认为“价高必滞销，无款来缴税，生计将顿
绌”。周馥便奏疏朝廷，历陈烟酒税之弊，建议降
低征税标准，并取消三十万两的固定指标，以酒
商实际营业额作为征收基数，尽可能保障商户权
益。

第二年，清廷又令督抚征收房田税契，扩充
朝廷财力。周馥上奏申请免收山东房田契税。他
陈述山东经济之难，“山东僻处海隅，频遭河患”，
导致“凋敝早已竭泽而渔，盈余税契实属无可再
提”。而且民间“相率隐漏，收数寥寥”，能际征收
的一年少过一年。周馥的意见得到了允许，山东
百姓负担大大减轻。

减轻民负之余，周馥主张富民以农利为先。
他乘着“新政”东风，发展农桑工艺实业，带领百
姓致富。他创农桑总会，又集银万两在济南七里
堡购地，创办农事试验场。他聘请日本人为农桑
教习，从事西洋农业种植法推广，还引进海外良
种、农机器具和化肥予以试用。

接着，周馥推广工艺实业，创办各种企业，如
纺纱、织布、洋烛、洋酒等公司，吸纳因水旱灾害
而逃难的流民。这样既发展了实体经济，也解决
了难民带来的社会隐患。经过巡抚的积极推广，
山东工艺实业发展迅速，实力上升，百姓收入显
著提高。

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外务部令督抚详细勘
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随
时奏明办理。以“外争利权，内促富强”为特征的
自开商埠，为朝廷内外接受，成为清政府的一项
国策。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加紧修建铁路，扩张侵
略势力，这引起了周馥的忧虑。为了抗衡德国的
扩张，周馥建议开埠通商，挽回国家利权，促进国
家富强。他经过详细勘察，与北洋大臣袁世凯不
断函商，后联名上奏，要求将济南、潍县、周村开
辟为商埠，以资商货转运。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
支持自开商埠，周馥随后制定了开埠方案。

济南开埠后，道路整修，市场设立，近代城市
规模基本奠定，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而且济南
开埠后，与烟台、青岛两个通商口岸，呈三角分
布，大大促进了山东实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新政
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山东，经过周馥的苦心擘划，
更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治黄河保民生，
架设沿河电报

周馥在山东，最为关心的大事，一是推行新
政，兴办实业，富民强省；一是勉励治河，清除水
患，怜民安省。在接山东巡抚大印后，他即对僚佐
说，养民之政，莫大于治河。吾往佐文忠（李鸿章）
亲历山东勘河道，即思殚诚瘁力，以治理黄河水
患。可惜巨帑未集，财力不足，我的想法只能作
罢。如今再度来到这里，誓竭吾怀，愿诸君助我一
臂之力。

周馥任职直隶二十余年，即以兴办洋务和治
理水患而驰名。直隶士绅称“（周馥）其尤大有造
于直省者，厥惟治河”，并颂扬他“自同治十年迄
光绪二十年，殚精治河，不遗余力，保障实多”。

任职山东前，周馥也曾多次跟随李鸿章参与
黄河治理。他由天津大沽海口，乘帆船入山东利
津口，再溯河而上至河南，查勘咸丰年间铜瓦厢
决口及下游淮徐故道的具体情形。接着又从河南
卫辉府沿流而下，依次过朝城县、张秋镇、济宁
府、汶上县，详细查勘运河一带情形。黄河的严峻
形势、百姓的痛苦饥寒，令周馥忧心忡忡。

所以上任后，周馥即将治理黄河作为施政关
键要务。他上任不久，即出省会济南，往赴惠民县
北岸刘旺庄漫口、利津县南岸冯家庄漫口视察情
况。接着又赶赴鲁西南一带河堤勘工，到济宁、兖
州、东平勘察运河淤塞，尽力掌握黄河水患实况，
了解久治不力的背后根源。

周馥发现，当时山东黄河治理责任不专，往
往遇到险情，出现人员不足，呼应不灵的窘况。而
且因为没有统一管理，许多州县，置身事外，怠于

赴工，导致治河效率低下。周馥奏请将菏泽等二
十一个州县，一律归负责治水的三游总办调度。
一旦水情告急，即由三游总办统一节制指挥，最
大限度提高治河成效。

周馥还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为治河服务。
他曾在直隶架设电报线，深知西洋科技的便利。
他随即奏请在黄河两岸架设专用电线，派员专管
河工电报。他派人到上海采办机器材料，选择重
要地方安设电房，派电报学生负责管理。河工电
报接通后，黄河南北两岸联络大大畅通，极大便
利了黄河的整体防汛抢险。

办教育建学堂，
创建山东近代教育模式

清末新政图强的核心政策之一，即变革传统
教育体制，打破传统私塾体制，引进近代教育模
式。周馥应时顺势调整了全省的教育行政安排，
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将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
等学堂。周馥从省财政拨款8000两银，作为办学
经费，还建造校舍创建讲堂，学堂新址规模宏大，
设施新颖，近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除了改革高等教育之外，周馥在山东还改设
中小学堂布局，完善初等教育。他为减轻百姓负
担，因地制宜，将从前的书院、义学，改设为中小
和蒙养学堂，短时间内创建了近代教育模式。

周馥深知，学堂之要，首在于师。为培养新式
师资力量，他在山东大学堂内附设师范馆，培养
教师人才；他还从师范馆中选送学生，送入京师
大学堂师范馆学习。

周馥认为国内培养的学子，思想意识尚存保
守。他眼见南方诸省派遣学子留学，归国后皆成
有用人才，也生发了派员留洋的想法。周馥派遣
官员带领学生数十名，东渡扶桑，远赴日本宏文
学院，学习新式教学方法，回国后作为教习之用。

这些留学生回省后，不仅带来了新的技术，
而且带回了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这对山东日后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85岁手抄《孔子家语》，
“专重儒修”家风后世相沿

光绪三十年，周馥因功升任两江总督，两年
后转任两广总督。年近古稀的周馥以年高体弱为
由，多次上奏乞退，获得朝廷恩准。1921年，周馥
病逝于天津的英租界内。

周馥故后，周家继续繁荣兴盛，于工商和学
术两界人才兴旺。究其本源，确与周馥确立的清
廉好书家风息息相关。周馥为官清廉，践行“贤儿
多财损其志，愚儿多财益其过”的信条，对勤俭尤
为看重。他虽身居高位，却屡屡对子孙强调：“耕
读之家勤俭尤为首务……”李鸿章后因甲午战争
失败下野后，周馥也随即辞职。他原想自己不会
再出来为官了，便将全部财产分给数子。周馥此
前做过八年的天津海关道，还做过直隶按察使，
经办各项洋务，手中支配着海量资金。当时有位
叫孙士达的官员，只做了两年的天津海关道，就
由贫转富，成了生活豪奢的富豪。但周馥的六个
儿子，每人只分到两万两白银，这几乎成了当时
的一桩笑谈。

周馥对文教尤其重视，他自己一生“自少以
至笃老，未尝废学”，对儒家修身之学情有独钟。
他对后人说：“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
可邪趋旁骛……不可逐末忘本。”即使在他过世
前两月的盛夏酷暑季节，85岁高龄的周馥仍旧手
抄《孔子家语》56页，以传示后人仿效践行。

■ 政德镜鉴┩导登

他是晚清著名的改革派官员。自担任山东巡抚后，于民生保障处着力实多。他积极推进山东近代化，或治理水患、减免免赋税，

或创办实业、倡行教育，皆是关心民瘼、启迪民智之举。

周馥：推新政实务 减百姓税赋

□ 本报记者 鲍 青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
侵，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在传统经
济的废墟上，生发萌芽出新兴的近代民族工
业。到了清末民初，一股“实业”浪潮应运而
起，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其中尤以“双
子星”——— “南张北周”最为知名。因为两人
在家中都排行第四，所以世人不称其名，而尊
称为“南北四先生”。这“南张”，即是晚清
状元、实业巨子张謇，而“北周”，则是晚清
重臣周馥之子、华北近代工业代表人物周学
熙。

与张謇先考中状元，后打破“仕贵商贱”
传统，投身实业的传奇经历不同，周学熙于科
考屡屡落第，挫败不断，最终仅止步“举人”
而已。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科场的失意，让周
学熙开始远离传统仕途，逐渐认同新兴的实业

救国思潮。他致力于实业建设，和父亲周馥影
响、清廷推行“新政”密不可分。周馥早年跟
随李鸿章在直隶兴办洋务，后来任职山东巡
抚，皆锐意创新，卓有实绩。周学熙年少即侍
奉周馥左右，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深远。
而父亲宦海浮沉多年积攒的人脉，为周学熙施
展抱负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1898年，正当变法维新席卷全国之际，周
学熙靠捐纳得到了一个候补道的头衔。但在冗
员严重的清末，候补官员众多，实缺却很稀
少，竞争非常激烈。周学熙是幸运的，得益于
父荫之故，次年即被派往开平矿务局担任会
办，涉猎清末实业。

开平矿务局是洋务运动期间由清廷组织成
立的专门机构。它开采的煤矿，除了供应轮船
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所需，还投放国内市场，
利润非常丰厚。但随着江苏候补道张翼接手，
矿务局开始盲目扩张，耗资巨大，被迫大量举
借外债，逐渐陷入困境。为缓解债务危机，张

翼决定将开平股权让渡于英商墨林公司。周学
熙出于民族大义，拒不副签同意，愤然去职。

英商染指中国矿业，令周学熙对国权丧失
忧心忡忡。为了挽回民族利权，周学熙不顾
“英商挟外交势力以凌我”的危局，另创立滦
州煤矿公司，以相牵制。他的最初设想，是努
力将滦州煤矿做大做强，先期制衡开平煤矿，
最终收回国权。但八国联军的入侵，让他“以
滦制开”的设想沦为泡影。

收回开平矿务的“商战”虽未成功，但周
学熙也并非一无所获。他成功收回了开平所属
的唐山细绵土厂。细绵土厂源源不断的优质材
料，为日后启新洋灰公司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周学熙办理实业成绩耀眼，引起了直隶总
督袁世凯的注意。1901年，天津正处于制钱竭
厥，物价腾涨的非常时期，百姓怨声载道，地
方局势不稳。袁世凯委派周学熙主管直隶官银
号，并兼办北洋银元局，希望他能解燃眉之
急。周学熙立即召集机匠日夜铸钱，七十天内

就铸出铜元150万两，迅速弥补了货币不足，天
津混乱的市面暂时稳定下来。袁世凯“讶其神
速，推为当代奇才，因以工业建设相委”，周
学熙成为北洋实业建设的领军人物。

晚清之时，直隶因袁世凯倡导，成为全国
开展“新政”最活跃的省份，被誉为新政“权
舆之地”。周学熙主持的直隶工艺总局，更成
为推动直隶“新政”的枢纽。工艺总局内部门
类机构齐全，“创设有工艺学堂，以精进工业
技术；建设实习工场，以练习工人的操作技
能；建有考核工厂，以甄验产出货品质量；还
设工商演说、工商研究、设工业售品场”。工
艺总局推广技术，推销国货，是近代实业的推
广中心。在周学熙的主持下，工艺总局“虽仅
具工业之雏形，而实开风气之先声”。

当时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
量外国商品涌入，挤压国货生存空间，稚嫩的
民族实业步履维艰。为了提高国货竞争力，周
学熙将“直隶全省的国货和进口货比较研究，

学习借鉴外国技艺，力求创新国货技术”。周
学熙还成立劝工陈列馆，凡是“与外洋物品竞
争而扩张本国工业者”，皆可以免费展出宣
传。在周学熙的鼓励和支持下，直隶近代实业
发展迅速，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

南北实业的双子星，虽提倡国货自强，却
并不盲目排外。20世纪初，张謇和周学熙先后
到达日本，考察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张謇在
70天的旅日期间，着重考察日本的实业和教
育，对比中日两国悬殊的营商环境。当他看到
“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并
不征税，转运销售若资金不足，政府还予以补
助”，对日本“劝工之勤”不胜散羡，并反思
中国“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
人，有抵拒挠乱之人”。他创办国内航运，不
仅得不到政府的扶持，阻挠敲诈者甚多，而且
“日本邮船会社开创至今，国家补助未绝
也”。周学熙在到达日本后，“周历各处，备
得工商富强之状”。他在《日记》跋文中，总
结“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
事”，“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
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他认为，中
国必须学习日本兴学办厂的道路，实现民族工
业振兴自强。

归国之后，周学熙一心扑在实业建设上。
他创立的启新洋灰公司，因为技术先进，销运
便捷，很快占领了国内市场，对外国企业取得
压倒性优势，实现了他“办工厂争利权”的实
业思想。

·相关阅读·

他是近代民族工业耀眼的“双子星”之一。为振兴国货，他游历日本，考察实业，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为国争商权，点点亮了民族工业奋起的明灯。

周学熙：力争国权的民族工业巨子

周馥

位于周馥故里东至县的接官厅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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